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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散文的诗性体验

———以林芳萍《阿嬷家的樱花，开了》为例

洪妍娜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散文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心灵的恣意流淌是分不开的，同样，儿童散文的自由书写与童年记忆也是不

可分割的。林芳萍的《阿嬷家的樱花，开了》，同样是童年记忆的书写，但却有别于其他同类型的儿童散文。

林芳萍在书写过程中除了有大量敏锐的感觉和诗意的想象外，还构建出穿透日常生活呈现超越意义的生命

诗性。这份书写既是对童年记忆缺失的修补，也是对童年记忆认知的完善，更是对时空距离下童年的审美

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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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记忆不同于逻辑化、范式化的社会记忆，
它有着回归生命本体的本真性。童年的记忆在把握

对时间的个体化感知方面时，犹如原始人感受世界

的思维方式，即维柯所说的“诗性的智慧”，那是充

满“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１］的原初记忆。

但由于这份原初记忆的幽远性和模糊性，所以在书

写成文学记忆时，不可避免地要转化成较为复杂的

记忆形式。我们已经回溯不到童年记忆最开始的那

个点，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假想中的童年记忆。散文

与精神自身的松弛正是书写童年记忆的重要途径，

方卫平先生说过：“我觉得散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最贴近作家主体的精神空间和心灵流动状

态的一种文体……我觉得散文的写作心理控制是非

常松弛、非常自由的……而散文的松弛正是精神自

身松弛和表现、控制这种松弛的一种反映”［２］１３１。在

松弛状态下书写童年记忆，除了借助感觉力和想象

力的原初记忆外，还需重构诗性童年的再生记忆，林

芳萍的儿童散文《阿嬷家的樱花，开了》书写了这种

可能性。



一、原初记忆之感觉

感觉能力是生命活动中最基本的意识，伴随着

生命的成长，感官能力渐渐从混沌和初级逐步走向

确定和复杂，但也正是这份复杂的意识，反而少了童

年生命节奏的自由流淌，曾经敏锐的主观直觉能力

日渐枯萎，只有葆有童年记忆的人，才能产生与生命

的基本形式相类似的感觉能力。在剥去层层抽象概

念的遮蔽之后，我们感觉到的是充满色香味的喷薄

升腾的生命本身。

阿嬷家的阳光是有色香味的……莲雾树上

的阳光应该是红色的吧……葡萄藤上的阳光应

该是紫色的吧？木瓜树上的阳光应该是橘黄色

的吧？还有芭乐树上的阳光，一定是绿油油的

吧？……当我蹲在莲雾树下，和滚落在地上、圆

圆点点的阳光玩弹珠时，我闻到了清甜的莲雾

香；当我站在葡萄藤架下，数着阳光爬在叶上形

成的一条一条毛毛虫时，我闻到了甜酒的葡萄

香；当我停在木瓜树下，想摘一片木瓜叶做扮家

家的雨伞，仰起头，阳光像金雨密密地洒下来

时，我闻到了熟甜的木瓜香。

这是一段洋溢着浓浓生命和活泼童趣的书写，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阿嬷家阳光的质地，眯着眼

睛看一看，那是有着水果颜色的阳光；撅着嘴巴闻一

闻，那是有着水果味道的阳光。童年记忆中的弹珠、

毛毛虫、木瓜叶做扮家家的雨伞，都同阳光一起从记

忆中倾泻下来，将当下的自我淋得酣畅淋漓。林芳

萍用自己的心灵去把握童年记忆中的微妙感觉，将

自我的日常的感觉书写为儿童的审美的感觉，激发

起我们心灵对于生命的重新认识。

我在屋里听着雨声。听雨在屋檐上敲木

琴，一片瓦叮叮一片瓦当当，叮当叮当当；听雨

在树叶上摇沙铃，一叶淅淅一叶沙沙，淅沙淅沙

沙；听雨在山顶上打鼓，一声咚咚一声隆隆，咚

隆咚隆隆。

这里对雨的感觉是以听觉为核心的，且感觉的

密度是非常集中的。童年记忆中阿嬷的屋檐就像一

条在空中款款摆尾的大红鱼，是约定好要为它保守

秘密的，雨中阿嬷家的屋檐让这条大红鱼顿时游弋

起来，记忆也因它充满了音乐性和节奏性。余光中

先生认为，语言的节奏正是散文所应追求的艺术高

度。这里密集叠词的书写都是声韵的美，真正优秀

的儿童散文传达的正是这样一份活泼的童年情味。

我们再仔细听，那叮当叮当当、淅沙淅沙沙、咚隆咚

隆隆的雨声仅仅只是屋外听来的吗？似乎并不是这

样，“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的内心节奏才是听见的

敲打在记忆里的雨声。它可以唤醒记忆中沉睡的断

断续续的感觉，那是魂牵梦绕和缠绵悱恻牵手下的

童年。

雨丝细细柔柔地飘着，像有人站在山顶上

洒下一把一把新生的鹅毛，落到身上先是一阵

轻微的痒，再化成了沁凉。

“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提供并维持这种基本幻

象，使其明显地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并且清晰地表

达出它的形式，直至使它准确无误地与情感和生命

的形式相一致。”［３］童年记忆中的雨继续下着，但这

雨明显脱离了周围的现实世界，林芳萍通过细微密

集的感觉带领我们体验独特的情感形式，这里的体

验不再是被动的经验认识，而是审美的生命认识。

雨丝是有生命的，它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形式，当记忆

沉淀下来之后，雨丝便汇成一股滋润意识的小河，我

们不必再望洋兴叹，只需划着感觉的小舟，再借助一

些想象的风力便可精神游历。

二、原初记忆之想象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切文学作品都离不开想

象的构建，童年记忆的书写亦是如此。由于时间和

空间上的巨大跨越，作家主体的童年记忆不可能原

原本本按照逝去的过去进行还原，即便是还原，也是

融入想象成分后填补记忆中不准确和不完整的变

形。所以童年记忆的书写，正如林芳萍所描绘的

那样：

我想内心收藏记忆就像房间摆放家饰般

吧？有些会被更动汰换，有些却会恒久屹立成

房间的一部分。

在实际情况中，记忆就像布置房间的家饰，那些

美好和谐的记忆停留在脑海中，丑陋的、格格不入的

记忆则被加以改换和扔弃，因此“对于人而言，我们

不能把回忆描述为一个事件的简单再现，或者看作

以往经验的微弱映象或摹本。这绝不是一个重复的

过程，而是过去的一种再生；它包含着一个富于创造

性和构造性的过程”［４］。人在记忆的过程中不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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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和重建经验，那些跳跃的、片段的记忆，我们必须

加以整理、归类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而童年的记忆

则可以实现过去与当下的诗性对话，在选择定位中

实现与未来的沟通。台湾少儿散文作家桂文亚女士

在《阿嬷家的樱花，开了》序中说到，“童年是人之

初，它像一株幼苗的根，如果连根拔起，生命的记忆

就中断了，一个缺少童年回顾的写作者，他的生命历

程会有缺失的。”在生命的历程中，过去与今天、成

人与儿童、陌生与熟悉、整体与碎片，这些记忆的综

合便是想象力作用的结果。

梦里，有一队欢天喜地的迎亲阵向我走来：

萤火虫提着发亮的灯笼，纺织娘举着刚织好的

大红喜幛，金龟子吹着一朵喇叭花，大螳螂敲着

锣鼓又打钹，四只蜗牛抬着一顶大花轿，所有的

虫子都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地叫起来……

阿嬷拿出来的绿色的风扇呱嘎直响，所以童年

记忆特别清晰的记下了那个时间点，夏天的第一天。

同时关于这一天是如何被攻占的也清楚地记得，绿

纱窗外的蝉鸣和绿纱窗内的风扇鸣。阿嬷说，夏天

来的第一天就是田蛙娶亲的大喜之日，于是，记忆里

绿纱窗内的风扇鸣一跃而成热闹的蛙鸣。梦里如童

话般的娶亲队伍重整了童年记忆，想象与回忆一起

将夏天所有的绿整合在一起，成为对夏天最本真的

记忆。

我喜欢站在院子里，看着黄昏的时候，天空

从山后面慢慢、慢慢地暗下来。像在一张被水

渲扫过的画纸上，轻轻点染了几笔墨汁之后，看

着浓稠的黑扩散，晕漫开来了，浸淫成一个深黝

黝的夜晚。

对于当年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而言，日常生活

中缀满了从幽暗的黄昏到深黝的夜晚这样平常的画

面，可是童年记忆里等待黑夜后提着自制铁灯笼的

游戏，让这日常生活的夜晚变得丰满和扎实起来。

黄昏如水墨画般的晕染成夜晚的生活细节，如果没

有想象力的关照，那它也只是无意义、无生气的细

节。儿童散文中日常的细节想象是点亮童年记忆的

诗性之光，那饱蘸浓稠墨汁晕漫开来的画纸，浸淫的

不仅是深黝黝的夜晚，更是勾勒出一幅追寻传统文

化诗意的记忆之旅。

我眨眨晶亮的眼睛，捕捉那盏盏辉烁的灯

光；灯光闪闪照亮了草丛；草丛摇曳在阵阵凉风

中；风儿吹赶只只萤火虫；萤火虫四处散开来，

像迸裂的月光，照映在我眼中。

这颇有传统童谣中连锁调的味道，顾名思义，即

像锁链中前一个链环紧紧相连着后一个链环，这种

顶真的结构因为其声韵的效果和有趣的关联，从而

充满了活泼泼的童趣。这环环相扣的记忆在想象中

变得更加紧密，想象中四处散开来的萤火虫，像迸裂

的月光超出了我们固有的经验，照映在我们眼中的

是变更后的经验，那是对事物更加本真的认识，是

“深藏在我们心中，仍在我们心中，永远在我们心

中，它是一种心灵状态”［５］。

三、再生记忆之生命诗性

散文作为文类之母，班马先生指出：“这种‘世

界图景’的散文气度，本来即具有散文文体的世界

万物之对应性；也从这‘实在世界’的本身宽广性而

导引少年儿童的‘精神边疆’之扩展性”［２］８０。这里

少年儿童的“精神边疆”的扩展，需要的是儿童散文

生命意识的觉醒，这种渗透着生命诗性的儿童散文，

应该是儿童散文赋予我们的最喷薄的生命智慧。童

年记忆下一往情深的书写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回

忆，众缪斯之母，回过头来思必须思的东西，这是诗

的根和源”［６］。

这条时光之河大部分时候都平静无声，只

有在流经大石头时，会激起漩涡的水花，咕噜

一声，试图唤醒沉落的记忆。我一步步逆流溯

源而上，时光也一寸寸往前倒回。

记忆中孕育成长的乡土人家是依着水坝聚集在

一起的，这玉石般的水坝将翡翠山峰里流出来的溪

水截成了两段，要想从溪水的这一端到溪水的那一

端，就必须经过水坝的考验。对于童年而言，这是慎

重而又刺激的仪式。这潺潺的流水将水下的梦幻世

界与水上的现实世界竟分隔的如此遥远，然而也正

是这潺潺的溪水隔着历史时间的审美观照，我们才

得以在倒影中重新审视那段逝去的记忆，于是发现

纵使那些细小的沙子已经遗漏，但美丽的鹅卵石却

为记忆搭建一座闪着金色阳光的水晶宫，水晶宫里

住的是呵护成长的阿嬷和如画如云一般的阿公和叔

公，以及所有守护童年生命的老人。

我乘机把我的手搭叠在阿嬷手背上，让阿

嬷的手像一只老乌龟，载着我的小手乌龟，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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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层层碧叶清波间。

确实，在童年记忆的那个当下，阿嬷捡菜被叶

汁染黑的手指甲以及阿嬷常年摘茶握茶变大的大

手，就像是一只老乌龟，而那个当下的我的小手就

像一只小乌龟一样开心地在老乌龟的背上游戏喧

闹。可现在对于书写童年记忆的当下的我，阿嬷

的手虽还是像一只老乌龟载着我的小手乌龟，可

是回想起来更是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一心一

意地陪伴着我的成长。阿嬷告诉我怎么采茶、怎

么烧草、怎么采竹笋、怎么挑橘子、怎么种木瓜树、

怎么煮红豆汤；阿嬷告诉我七夕夜下雨是因为这

一天织女要帮牛郎将一年的盘子洗完，所以边洗

边流泪；阿嬷没有告诉我但却一直在做的是让我

学会敬重和感恩生命。

常常，我看着阿公，觉得他随时都在变小，

等他变回最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样子，便会以这

个样子离开世界。好比画圆，起点和终点都在

同一点时，就画好了一个圆。

阿公离开我们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一生

很圆满，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过去的生命已经

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

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这腐朽有大

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一个对生命充

满敬畏的作家，一定会不可避免的涉及时间维度下

的生命形式，而死亡是必须面对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

“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逍遥游》）死亡

并不是生命的消逝，而是融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是一

个不断循环和轮回的生命旅程。

我笑了，就在笑当年那个自己时，我也相

信，阿公现在是真的到了一个如画的地方。

那么此刻，叔公是不是如愿地回到了山上，

踩着黄土闻茶香呢？

我抬起头，有一朵云飞上了“弟弟山”

山顶。

死亡作为儿童文学中的特殊主题，是需要成人

作家小心翼翼的体悟再小心翼翼地书写的，书写死

亡对于儿童和成人的精神成长和升华都是一种契

机。书写过程中作者和叙述者是谁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选择如何叙述，即叙述本身。桂文亚女士认为：

“少儿散文最好能具备发人深省的力量，但也只需

‘若有所悟’‘若有所思’刚好达到‘哲学的边缘’，

意即‘提供空间’”［２］１００。考虑到儿童读者年龄的特

殊性，所以在努力纪实的书写过程中，需要进行或多

或少的修改，让儿童在扩展精神边疆的同时，葆有自

己对于审美经验的诗性体验。记忆深处阿嬷房间的

墙上挂着一幅阿公的画像，画像里的阿公非常传神，

他会在画里聆听我的喜怒哀乐并和我进行情感交

流。画像里的背景却像是另一个寻找不到的世界，

一个不属于阿嬷家的幻想世界。阿公逝世后，画像

里的背景虽真的成为另一个触及不到的世界，但却

是真真实实存在阿嬷家的现实世界。而曾经那个在

山林里踩着黄土种茶、采茶的年轻体健的叔公，面对

自己形骸枯槁的病体，留下悲伤的泪水，可“弟弟

山”山顶的那朵云，带着叔公也带着我们走向了最

初的那个自己。

竹林下的石桌，常有几个老爷爷在下棋。

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几双眼睛抬望我，有这

么一刹那，我仿佛从那闪过一线光彩色的眼神

中，找到了曾经遗落的一颗颗弹珠……

“诗化的回忆是回忆者带着全部情感沉浸到

过去的经历中去，是经过艺术抽象的主体热烈地

拥抱经过艺术抽象的对象，在无间的交融中创造

一个诗意的世界。”［７］这个诗意的世界便是童年记

忆中既是坟地，也是游乐场的竹林后的世界。在

穿越生死的屏障中，既有沉沉入睡的土地，也有生

机勃勃的新草。处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点上，

孩子永远关注的是现在。竹林拆除后的“星空夜

游”童年冒险之旅遗失了十颗珍贵的弹珠，改造后

建成的老人院又重新栽种了几簇竹子，老人们开

启了崭新生活。生命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终结吗？

不，生命正在重新开始，你看，那一颗颗的弹珠又

回来了。“文学文本替孩子重现整个世界，以及他

们自己在该世界中所处之地位，如果重现得够逼

真，就会变成儿童读者所相信他们身处的世

界。”［８］童年记忆得到了诗性升华！

我把对二叔的记忆和飘零的樱花埋在一块

儿。每当新的一年来临，花季的樱花林盛放时，

我便仿佛看到阿嬷家的樱花，又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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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记忆的寻宝图，一路寻找一路收获，宝藏
的终点就在阿嬷的红瓦房里。至此，童年记忆里的

诗性小花，开了。在儿童散文的潺潺小溪中梳理一

波一波的感觉，在儿童散文的清澈小溪中编织如梦

如画的想象，在儿童散文的嬉戏小河中召唤生生不

息的生命。它们彼此间互相灌溉、互相倒映、互相成

趣，诗性的小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在小溪边，成为人类

童年记忆里最美的画面。

林芳萍的儿童散文《阿嬷家的樱花，开了》，既

综合个体经验丰富的感觉与生动的想象，同时又

融入了诗性的审美表达，儿童散文的生命诗性正

是通过儿童特有的心理表征缓缓走向生命最初的

本原，这是人类童年记忆中最真实、最美好的心灵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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